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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诗苑品鉴

在喧嚣浮躁的当代社会，当大多数文学创作者将
目光投向外部世界的宏大叙事时，沈光明的《夫子自
画》，却以一种近乎固执的内向性，完成了一次对自我
灵魂的深度剖析。这组由自乐、自省、自爱、自遣、自嘲
五章构成的诗作，恰如五面精心打磨的镜片，共同组成
了一架观察内在世界的显微镜，将平凡人生的点滴感
悟，放大成非常清晰可辨的生命图景。

其实，《夫子自画》的前言，不仅仅只是简简单单的
创作说明，更像是一份与读者签订的“心灵契约”。作
者开宗明义地宣告：“只专注于自身之现状，之感受，之
感悟，之喜怒哀乐”。这种创作姿态，在浮躁的当下，显
得尤为珍贵。在“夕阳无限好，或万籁俱寂时”的独处
时刻，作者通过文字“舔舐自身，享受乐趣”。这种自我
观照，恰恰是对抗生命虚无的一剂有效的良方。

“旁人玩水我游山，苦辣酸甜取舍间。雅士读书消
寂寞，耕夫种地渡空闲。每从壁上瞧瞧镜，常在房前溜
溜弯。日子平凡还琐碎，有些将就也开颜。”（《自乐篇》）

“旁人玩水我游山，苦辣酸甜取舍间。”作者从“自
乐篇”开篇，点出了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这种“乐”，
并非盲目的乐观主义，而是建立在清醒认知之上的主
动选择。“日子平凡还琐碎，有些将就也开颜”，正是作
者坦然接受生活的残缺与局限，努力在“将就”中寻觅

“开颜”一刻。这种智慧，远比廉价的幸福论更为深刻。
如果说，“自乐”是生命的外在姿态，那么“自省”就

是内在的修为了。
“一日三番自省之，内心修炼最相宜。坐看云起江

弯处，笑指天高斗柄移。细数秋来花落尽，独怜老去客

归迟。反躬检点风吹过，是否微凉泛浅漪。”（《自省篇》）
“一日三番自省之，内心修炼最相宜。”作者将自省

作为日常功课，在“坐看云起江弯处，笑指天高斗柄移”
的从容中，完成了对自我的持续审视。

“反躬检点风吹过，是否微凉泛浅漪。”这种连微风
拂过心湖泛起的涟漪，都要细细地体察，有点近乎苛刻
的自省精神，构成了诗人道德自律的基石。

读沈光明的《夫子自画》，常触及自己的心灵深处。
我想，“自爱篇”或许是整组诗作中最具哲学深度的部分。

“小命一条难自知，上苍委托问来时。源头活水溪
头乐，眼底青山画底诗。落日影斜无所谓，晚蝉声细尽
相思。看穿名利心通透，不必追寻我是谁。”（《自爱篇》）

“小命一条难自知，上苍委托问来时。”作者将生命视为
上苍的托付，这种神圣感，让自爱超越了世俗的利己主义。

“看穿名利心通透，不必追寻我是谁。”当人们都非
常焦虑地追问“我是谁”时，作者却给出了一个出人意
料的答案：不必追寻。这种通透，来自于对生命本质的
领悟，是名利看穿后的自爱，是对生命本身无条件的接
纳与珍视。

“为带儿孙别砚田，置闲总想醉林泉。因思老去无
多日，且向魔都过几年。是紫是红皆是色，能诗能酒亦
能仙。世间买卖喜抬价，唯有浮名不值钱。”（《自遣篇》）

“自遣篇”，则展现了作者在现实困境中的调适智
慧。“为带儿孙别砚田，置闲总想醉林泉”，一下子就道
出了当代老人的共同境遇。但作者却常常在哄抱孙儿
憩息时，伴随着摇篮曲的轻哼，吟涌自心底的诗篇。沈
光明心中毕竟深藏着诗与酒，他并未沉溺于“家庭妇

男”的窘迫之中，而是以“是紫是红皆是色，能诗能酒亦
能仙”的豁达，在局限中开辟精神的自由天地。尤其是

“世间买卖喜抬价，唯有浮名不值钱”之句，堪称警世通
言，直指时代的价值迷思。

“如今自笑事无成，百度搜寻未出名。鸟过半空留
印迹，风开上界有回声。天恩我辈吟诗乐，月领公家吃
饭情。老了犹惭零贡献，凭何资本与人争。”（《自嘲篇》）

为这组自我书写，画上了一个既幽默又深沉句号
的是“自嘲篇”。“如今自笑事无成，百度搜寻未出名”，
以当代的搜索引擎入诗，既亲切又犀利。作者坦然接
受自己的“无名”状态，在“鸟过半空留印迹，风开上界
有回声”的意象中，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重新定义：存
在本身就是价值，无需外在的证明。

沈光明《夫子自画》的魅力，在于其真实与完整。
作者不避讳生活的琐碎与局限，不掩饰内心的矛盾与
困惑，而是将这些都转化为诗的素材。在“斗室间，字
斟句酌，哼哼唧唧”的创作状态中，作者证明了精神的
疆域从不因物理空间的狭小而受限。这组诗作的价
值，不仅在于它的艺术成就，更在于它为这个热衷于向
外扩张的时代，提供了一种向内探索的生命范式。

当万籁俱寂时，我们或许应该像作者一样，在自我
的斗室中安坐，点燃文字的火把，照亮那些被日常喧嚣
掩盖的内在风景。

因为，在每个人都急于表达的时代，能够静下心来
倾听自己内心声音的人，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沈光
明的《夫子自画》，正是这样一面珍贵的灵魂之镜，照见
了个体生命的深邃与丰盈。

当舞台灯光渐暗，一群稚嫩的童声齐诵《论语》：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伴随着翻动的书页与点点飞舞的萤火，儿童戏曲
舞台剧《萤火飞舞》在第二届楚文化节“楚韵悠扬”主题
演出中缓缓启幕。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儿童剧，而是一
次由荆州市地方戏曲传承院与沙市实验小学携手完成
的文化实践——一群7至 9岁的孩子，在专业戏曲老
师的指导下，用汗水与真诚，将“囊萤夜读”的古老故
事，演绎成一曲关于勤学、坚韧与共情的现代童谣。

整部剧没有繁复的场次划分，却结构清晰、节奏明
快。从茅草屋前母亲纺线盼儿归，到私塾中车胤与张
富贵因书争执，再到萤火虫点亮黑夜的温情高潮，情节
环环相扣，起承转合自然流畅。尤其令人称道的是，剧
本将教育意义巧妙“藏”于故事之中：车胤为捡书摔伤
仍欣喜若狂，母亲卖纱线换书却舍不得买油点灯，张富
贵从“玩玩耍耍多炫富”到被感召加入捉萤队伍……没
有一句说教，但勤学、孝亲、友爱、自省的价值观，早已
随萤火悄然落入孩子心田。

该剧对白简洁生动，唱词朗朗上口，既保留戏曲韵
味，又充满童趣。“孩儿得书如得宝，哪管身上疼不疼”

“书中自有黄金屋，劝君珍惜莫虚度”等唱段，孩子们唱
来自然真挚，毫无矫饰。而张富贵那句“论语就是有朋
友来跟我玩”，更引得全场会心一笑，在轻松氛围中完
成对经典文化的亲切解读。全剧节奏张弛有度，既照
顾儿童注意力特点，又不失戏曲艺术的韵律之美。

鲜活立体角色塑造是该剧的一大亮点。车胤既有
少年的纯真，又有超越年龄的担当；车母坚韧慈爱，一
句“儿的读书声是娘治苦的药”令人泪目；张富贵虽顽
劣，却不脸谱化，其转变过程真实可信。更令人动容的
是，这些角色由沙市实验小学的小演员们倾情演绎。他
们并非专业戏曲苗子，却在数月排练中反复打磨唱腔、
身段与表情。从爬树取书的笨拙，到捉萤时雀跃的奔
跑，再到母子相拥时的哽咽，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孩子
们对角色的理解与投入。荆州市地方戏曲传承院的专

业指导老师则全程陪伴，从发声到走位，从情绪到节
奏，手把手引导，让传统戏曲在童声中焕发新生。

演出现场的舞台呈现充满想象力与童真。茅草
屋、大柳树、私塾白墙，布景简洁却意境悠远；第三幕
萤火虫飞舞，孩子们手持白绢囊袋，点点微光汇聚成
星河，舞台瞬间化为梦幻森林。灯光柔和，音乐轻快
而不刺耳，既烘托情绪，又充分考虑儿童听觉敏感
度。尤其那首贯穿全剧的儿歌：“萤火虫亮晶晶，好像
天上小星星……勤奋读书惜光阴，立志成才留美名”，
旋律清新，寓意深远，成为孩子们离场时仍轻声哼唱的
余韵。

作为楚文化节“楚韵悠扬”系列的重要一环，《萤火
飞舞》并未刻意强调地域符号，而是以中华共通的勤学
精神为内核，通过儿童视角与戏曲形式，完成了一次润
物无声的美育实践。它回应了当代社会对儿童成长的
深层关切：在物质丰裕的时代，如何守护孩子对知识的

渴望？在个体至上的氛围中，如何培育共情与互助的
品质？剧中车胤的答案是：以萤火为灯，以书为舟，以
心为桥。

观剧的孩子们时而屏息，时而欢笑，时而为车胤的
遭遇揪心，时而又为萤火点亮黑夜而雀跃。他们获得
的不仅是娱乐，更是一次情感的共鸣与价值的启蒙。
而家长与教育者亦从中看到：真正的教育，不是灌输，
而是点燃；不是比较，而是陪伴；不是苛责，而是如车母
那般，愿“化作一盏灯”，默默照亮孩子前行的路。

当终场合唱响起：“小小萤火虫，飞到西来飞到东，
星星点点聚成团，学海无涯映长空”，舞台上的微光，
早已照进现实。这束光，来自沙市实小孩子们清澈的
眼神，来自传承院老师们的坚守，更来自中华文化中
那永不熄灭的勤学之火。萤火虽微，可照夜行；童心
虽小，能承大道。《萤火飞舞》，正以最温柔的方式，照
亮一代人的精神童年。

一场照亮童心的戏曲启蒙
□ 季瑛

楚楚韵悠扬

斗室中的灵魂之镜
——沈光明《夫子自画》的五重生命叩问

□ 张卫平

“大海有着天空一样的孤独/云朵有着鱼一样的孤独/我等待风
暴/掀翻这些孤独/露出皮肉下倦曲的骨头。”（《孤独》）女性的孤独
在本质上是同男性有着差异性甚至迥然不同的处境。

张爱玲曾经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以此来隐
喻人生困境，强调女性在世态炎凉中需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通过
对世情描写折射出女性对孤独与存在的哲思。

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
的，而是后天被塑造的”核心观点，认为性别压迫源于社会结构而非
生物本能。她指出女性在传统家庭角色中容易陷入情感依附，呼吁
通过独立思考和自我意识挣脱结构性枷锁，强调“女性的自由源于
孤独中的自我创造”，孤独中的独立思考。吴红绫是具有独立思考
潜质的女性，有时候也有江南女子撑一把油纸伞，漫步在三月樱花
雨巷中的落寞和惆怅静寥的心绪。她的思想与她的性格，以及诗歌
都有强烈的反差性，有着其自身的与众不同的辨识度。

“在海的远方，我拉低帏幕/悄悄蒙住星星的眼眸/只有我和你/
只剩下我和你。”（《海的远方》）女诗人是天生的逐梦者，有着骨子里
天性的浪漫和遐思。

“这个夏天/我伐木造舟，在蓝色的土地/种下千亩蓝荷/我追着
星星跟着太阳奔跑/……我的肌肤一寸一寸暗了下来/剩下，眼睛雪
亮/心无杂尘。”（《这个夏天》）

“离别的路上/谁揣着锋利的匕首/一刹那，那么疼，深不见底。”
“一条鱼留在岸上/风顺走了它的呼吸。”（《一刹那》）

我认为，吴红绫这所写的才真正是海洋之诗，蓝色之诗。因为
诗人把个人的感情同大自然的情感、同海洋的情感产生了共情和互
动，这里有隐藏着的女性主义的身体哲学和身体欲望。这种欲望是
压抑的，甚至是有着某种窒息感。

在当代女性诸多生存困境的层层挤压下，女性怎么样重新审视
自我内心欲望与当代生活的关系？女性怎么样从“身份焦虑”中实
现自身突围？也许，诗人无法给予答案和解药。

诗人擅长于把瞬间的情感倏然放大，产生一种悲情美学的氤氳
氛围，晕染出一种戏剧性的效果。吴红绫凛长于这一“伎俩”。

“滚滚尘烟从眼眸里消失/空空的手/拿捏不住一粒尘……/悲伤
在每条褶皱里放大。”（《一刹那》）

读吴红绫的诗，像是在观摩一场水的“蓝色仪式”和“蓝色交响
曲”。她的文字有一种湿润的质地，仿佛每个字都曾在蓝色的海水
中浸泡过，带着盐分的结晶与潮汐的节奏。这二十首诗构成了一片
蓝色语言的海洋，并且拥有琥珀色的金属阳光的质地。时而汹涌如

“十万马蹄”踏浪而来，时而静谧如“海月水母”泛着银色之光。在这
片水域中，我看到了两种永恒的姿态：一种是水的流动与变形，一种
是石的坚守与承受。而在这两极之间，漂浮着无数渴望靠岸或远航
的灵魂。这样的灵魂是让人回甘生津的。

水在吴红绫笔下呈现出惊人的多样性、流动性以及象征性和隐
喻性。它是《海月水母》中“跳进海里”的月亮，是《约蓝》里“倾入杯
子的酒”，是《菊花回魂》中让干菊重生的沸水，也是《一刹那》中“咸
苦淹死了鲜活的鱼”的泪水。这些水形态各异，却共同承载着记忆
与情感的重负。承载诗人对蓝色海洋的深情和对生活浓郁的热爱
和眷恋。《菊花回魂》中凝视一朵干菊在沸水中舒展，她看到的不仅
是物理的复苏，更是一种灵水在这里成为时间可逆的证明，成为前
世今生连接的介质。

《石头的传说》中那个“上半身微倾向前”的礁石，是将军之妻的
化身，她在海中等候夫君归来，“海老了，风旧了/她的姿势仍是最初
的样子”。这石头不是无情的自然物，而是情感的纪念碑，它见证了

“金戈铁马声声嘶鸣”，却选择以永恒的姿势对抗时间的流逝。
在《暗伤》中，诗人坐在爱人曾坐过的礁石上，青苔成为时间的

见证者，“海浪轻轻地吻了吻我的脚踝”。这一刻，水的流动与石的
固定达成了一种神秘的和解。“眺望远方，大海予我辽阔/我放过万
物，为何放不下你？”水的宽容与石的执着，在这句诘问中形成了情
感的张力。诗人意识到，真正的自由不是放弃执着，而是承认执着
的价值；真正的辽阔不是无牵无挂，而是带着牵挂依然能够远航。

吴红绫诗歌中的海洋意象让我想起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万物
源于水”的箴言。但在她的诗学宇宙中，水不仅是物质的起源，更是
情感的源头，精神世界的滥觞。她在《海的远方》中构建了一个诗学
的乌托邦，把女性主义的身份意识、身体性灼热的欲望、政治权力话
语的“规避”、女性的道德困境、乡土社会伦理在时代的转型等等都
进行了拟人化的纾解，也隐含着在男女两性关系中权力结构不对等
和政治话语权偏颇的反思。

吴红绫用这二十首诗建造了一个临海的居所，每个读者都可以
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投影。也许我们都会在某个时刻成为那个等待
船帆归来的守望者，成为那块被海浪冲刷的礁石，成为那朵在沸腾
的水中重生的菊花。而诗歌的意义，就在于它提醒我们：无论潮起
潮落，无论帆远行还帆归航，生命的形态总在变化，但爱的能力永不
枯竭，永远存在我们心灵的深处。

在吴红绫的诗学宇宙中，水不仅是物质的起源，更是情感的源
头，精神世界的滥觞。面对着这慌张而又混乱的现代世界，面对着
诸多人类的不确定性，诗人强调个体灵性体验，依然保持着精神世
界的高蹈期冀，且自身有相对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依附和盲
从。她既有着对物质性的敏感，又有着一种骨子里不媚俗的“清新”

“清洁”和“清贵”。自我营造出了一个想象中的海上“蓝色精神伊甸
园”。既是对现实的逃避，也是对理想生活的一种虚拟性渴望。她
对生命脆弱性的深刻认知，具有独特的洞见。认为，心灵创伤也可
能是某种价值的来源以及自我精神性复活和存在的内生驱动力。

吴红绫在诗歌中告诉我们，生命的艺术不在于避免伤痛，而在
于学会将伤痛转化为某种可以携带的能量而不致我们陷入于悲观
主义的巢穴。

在吴红绫的诗歌中，我们仿佛还能听到远处的潮声。
仿佛能够听到张若虚那般在《春江花月夜》中的吟唱：“春江潮

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的大美之境和人间祥和的弘律。

读读书心得

王安忆又回到了她的上海弄堂。但这次归来，
不再是《长恨歌》里“旧时光是压在箱底的一匹织锦
缎”，而是闯出一片新天地的弄堂儿女们漂泊异乡的
漂流记。《五湖四海》里的上海，不再是稳固的坐标原
点，而更像一个被撬动的支点——从这里出发，时代
的潮流裹挟着一批年轻人奔向未知的“五湖四海”。
作者用她绵密如针脚的笔触，将这群弄堂儿女的身
影，写进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的烟水苍茫。

这些弄堂里走出的男女，像无数只卸下锚链的
集装箱。当国门初开，第一批人揣着薄薄的通行证
挤上南下的绿皮车，命运的轨迹从此被扯成数段：有
人沉浮在南海边的贸易风浪里掘金，有人在北方的
重工业烟囱下寻路，更有人兜兜转转漂回黄浦江畔，
发觉早已物是人非。王安忆不写传奇，写的却是传
奇底下的真实。发家者的第一桶金往往沾着灰尘和
汗水，淘金梦的破灭常常比成功来得更早——书里
没有点石成金的“锦鲤”，只有咬着牙在浪潮中扑腾
的小人物。

书中对弄堂日常的描摹仿佛加了新滤镜。不再
是王琦瑶式的精致风月场，而是鲜活的小市民生活
图谱。晾衣杆戳着邻居窗台的争执，煤球炉前主妇
精打细算的眉眼，甚至男女深夜在公共厨房煮泡面
的热气和声响，都被王安忆编织成一幅烟火气十足
的时代浮世绘。她剥开宏大叙事的外壳，把弄堂置
入全球贸易的语境：老阿姨守着亭子间的小本生意，
却和儿子在深圳港的货品往来相互依存；下岗工人
靠在码头装卸集装箱养活一家老小——全球化这头
巨兽的体温，悄然渗入了一街一巷的毛细血管。

作者的这次写婚姻爱情，更像描绘一种特殊合
伙人制度。下海闯荡的弄堂恋人结成“合股公司”，
爱情是启动资金，利益捆绑是风险对冲。阿芳和阿

强初抵深圳时挤在集装箱仓库里的相濡以沫令人动
容，却在公司上市后沦为计算股份分割的商业博
弈。那些青梅竹马的初心，最终在五湖四海的风浪
里磨蚀成了经济共同体的契约。当人物在分居协议
书末尾签字，爱情和“原始股”一同褪色，我们读到的
何止是婚姻变故？这分明是一部用儿女情长写就的
民间经济演化史。

最动人处是那抹弥漫全书的水汽。上海弄堂
的晨雾、黄浦江的晚霭、广东工地梅雨季的湿润、北
国钢铁厂飘散的水蒸气……这些无处不在的水分
子构成了漂泊者命运的精神底色。水是联结也是
隔绝，暗示着流动性也强化着乡愁。当异乡游子站
在码头望着万吨轮劈开波浪，恍然惊觉自己早已成
为时代洪流中的一滴水。水汽笼罩中的每个人物都
像从胶片里显影出的旧照片，有种潮湿而真切的模
糊感。正如书中主角站在香港太平山顶俯瞰维港
夜景，万千灯火恍若星群时突然意识到：“这一片璀
璨里原来没有一盏灯为我照明”。

关上书页，弄堂的烟火气似乎还在鼻腔盘桓，海
港的风声犹在耳畔回响。那些挤在小阁楼分食一碗
馄饨的夜，在仓库里逐箱核对货单的午后，站在陌生
城市天桥上的彷徨，都是普通中国人三十年命运的
微缩模型。作者的妙笔之下，弄堂烟火与码头风云
融为一体，时代潮水冲刷着每个人的命运河床，又在
那些缝隙里开出倔强的花。

读《五湖四海》如同打开一个被海水浸泡的老皮
箱，翻出一沓字迹洇染的家书——它记录的不是传
奇，而是一代人如何用青春在潮水里刻下划痕的笨
拙勇敢。当你路过旧街巷，忽然听到某个窗口传来
似曾相识的“弄堂腔”，或许里面正藏着一个时代的
余音，一段终未被浪涛冲散的历史之音。

烟火里漂流的集装箱
——读王安忆《五湖四海》有感

□ 姚锦


